天堂里的光——为普通人写的经济学(之三)
沉沉睡梦中，鲁宾逊被天堂的光照醒，举目望去，只看见漫无边际的纯净的光。上帝说话了：“鲁宾逊，你好，多亏你为我创造的制度——‘市场’说了好话，它才没有从夏威夷岛上消失。现在，你应该学习你画在沙滩上那张图所包含的更深入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有在天堂里才看得清楚，也只有在天堂里才存在与之对应的现实。”说完这话，光散尽，鲁宾逊醒来。

海滩上已经没有了昨天画的那张图，潮涌潮退，朝夕两次，早遮蔽了尘世真理。无奈，鲁宾逊把昨天最后那张交易图，重新画在沙滩上(图一)。 

现在鲁宾逊记得很清楚，交换前他有80只塔罗，10条马虎鱼(图一，点A)，而现在他有50只塔罗和25条马虎鱼(图一，点C)。好鲜美的马虎鱼啊！“不过，让我每星期比现在的25条再多吃一条，同时少吃两只塔罗，……仔细盘算起来，不合算。”图一告诉他 ：这个二人社会里的“一般均衡价格”是两只塔罗换一条马虎，因为他总共花费了30只塔罗，总共换回来15条马虎。不过，这只是“均衡”价格而已。记得昨天交换刚开始的时候，星期五那副神态告诉鲁宾逊，他宁可用三条马虎换一只塔罗，后来，随着他储存的马虎越来越少，他的态度开始谨慎起来，就这样，塔罗变得越来越不值钱，直到现在，停在这个“一般均衡”价格上。鲁宾逊想着，意识到对自己来说，随着换到的马虎越来越多，塔罗变得越来越值钱了，现在他拒绝用两只塔罗交换一条马虎，除非，要是对方同意每条马虎鱼仍然仅仅换一只塔罗，那还不错，可以继续交换。否则，他宁可就停留在这个“一般均衡”状态里。沿着上面的思路，鲁宾逊开始分析星期五价值观念的变化：一开始，他有40条马虎和10只塔 罗，所以，他不在乎廉价卖出去他的马虎鱼，毕竟，塔罗是主食，马虎是副食，他个子那么高大，怎么能仅靠10只塔罗果腹呢？所以，星期五的第一条马虎的成交价格是“三条马虎鱼对一只塔罗”。后来，当星期五有了总共大约25只塔罗时，他的价值观念有了显著改变，鲁宾逊记得，星期五的第八条马虎的成交价格是“一条马虎对一只塔罗”。再后来呢？星期五的第15条马虎鱼居然换了两只塔罗，比这个价格再低，他就会放弃交换。可是比这个价格再高，鲁宾逊也会马上放弃交换的，因为这是鲁宾逊愿意购买的最贵的、或许也是最后一条马虎鱼。
难怪上帝对我说应该学习更深入的知识，这知识真可以揭示出星期五的价值变化呢。鲁宾逊把这新获得的知识，随手又在沙滩上画了张图来表示(图二)，这条直线含义是，根据鲁宾逊刚才的分析：每次当鲁宾逊宣布星期五必须用多少条马虎才可以购买到一只塔罗的时候，星期五告诉鲁宾逊他愿意购买的塔罗的数量。从这条直线可以看得很明显，鲁宾逊用第1只塔罗从星期五那里换了3条马虎鱼，但鲁宾逊用第40只塔罗只从星期五那里换了5条马虎鱼。
“让我把这条直线，或者曲线，命名为‘需求曲线’吧，它是天堂里的知识。”鲁宾逊这样想着。又意识到他也同样可以把自己的“需求曲线”画出来(图三)，只不过，那是对马虎鱼的需求，横轴和纵轴刚好与星期五的这条需求曲线相反。
看着沙滩上的这两条需求曲线，鲁宾逊恍然觉悟到了塔罗和马虎的成交价格逐渐达到“均衡”(图一，点C)的道理：星期五和我实际上是从两个相反的极端价格“收敛”到了一般均衡价格。这个道理当然也可以画在沙滩上(见图四)。鲁宾逊把他和星期五的需求曲线都画在图四里，于是看得很明白，从左向右，当他拥有80只塔罗时，即当星期五有20只塔罗时，他为自己的塔罗定价是每只塔罗换01条马虎，而星期五的定价是每只塔罗换3条马虎，交换双方的价格差是29条马虎。沿横轴向右移动，这一价格差逐渐缩小，在点C缩小到零。然后，随着星期五拥有的塔罗超过了鲁宾逊的，他的出价也相应低于鲁宾逊的，于是，当我们沿横轴向点C的右方继续移动时，价格差再度大于零，当鲁宾逊只有40只塔罗时，他愿意出价1条马虎换一只塔罗。我们注意到，在图四里，星期五在拥有50只塔罗的时候已经不愿意在任何价格上购买更多的塔罗了(他的出价是零)，这说明他和鲁宾逊的偏好不太一样。是的，图四原本应当画成完全一样的两条需求曲线方向相反地放置。但那样一张图太大，除非度量塔罗的单位也变得很大，否则就难以在沙滩上把它画出来了。
鲁宾逊继续思考：所以，我们可以把“价格差”当做驱使我们交换的动力，只要价格差大于零，我们就总能从交换中改善双方的福利。在点C那里，价格差等于零，没有人再有动力偏离这一均衡状态，交换活动停止，作为“过程”的交换结束。正是这一过程，把我们从图一的点A带到了点C并停留在那里。当然，如果我更加狡猾或者星期五再愚钝些，我们或许能够收敛在离图一的右上角更近的地方，也就是离点B更近些。或者，如果我更愚钝些，我们将停留在图一的点D而不是点C。总之，沿图一两对角之间那条虚线，我们可以在点B和点D之间的任何一点处，找到不违背我们双方自由意志的均衡，而超过点B或点D的“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使用“暴力”才能实现。
